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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使命是守护人的灵魂，使人活得丰盈，活
得真实。而哲学则是藏在文字里的思考与追问。

读王银龙的散文，其实就是读三个最朴素的人生
问题：我从何处来，我活为何事，我将往何处去。

他从金粟山下走来，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文脉绵
长，走出了秦代名将王翦、明代清官杨爵、关西夫子李
因笃，风骨代代相传，也滋养了农家子弟王银龙。

他走过的乡间小路、踏过的军营热土、经历的职
场浮沉，他读过的书、遇见的人、熬过的岁月，还有那
些对生活、对时光、对故土的思索，都被他一字一句写
进了《流年哲影》里，用诗意的文字，给出了平实而通
透的人生思考。

回望他的人生之路，乡土是滋养生命的根脉，篮
球是陪伴一生的热爱，军营与仕途是人生路上的两段
修行，而笔墨文字，便是他心路历程最真实的投影，每
一篇文章都记录着他阅尽沧桑的感悟与成长。

沉淀烟火哲思

王银龙是富平老庙人，学生时期是美原中学篮球
队的骨干，凭着满腔激情与特长应征入伍，在军营赛
场挥洒汗水、磨砺筋骨。退伍转业后，扎根地方政务
多年，历经世事沉浮百态，体味人间酸甜苦辣。

“几度沧桑忘寒暑，再无闲事动悲欢。水流江海
生涯阔，人到峰峦眼界宽。”乡村的质朴、军营的刚毅、
仕途的沉淀，三重阅历层层淬炼，洗去了浮躁浮华，留
给了他云淡风轻的心态，返璞归真性情。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
血。”真正的好文字，从来不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是
岁月熬出来的、阅历磨出来的、思考悟出来的。官场
阅世修格局，躬身行善修本心，提笔写文铸灵魂。继
二十万字随笔《静观》之后，阅尽半生沧桑的他，又写
下二十五万字的随笔集《流年哲影》。

这本书没有隔靴搔痒，没有刻意拔高，字字句句
都源于真实的生活、真切的阅历。他在回望流年中咀
嚼人生，在触摸岁月年轮时感知生活冷暖，把半生的
风雨与感悟，都融进了平淡的文字里。

根深才能叶茂。正如韩愈所说：“无望其速成，

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这本书的哲学
底色，诉说的不是书斋里空洞晦涩的理论，而是扎根
烟火、源于实践、贴近人心的生命哲学。细细品读，
便能读懂四层核心：以乡土为根，守住生命的来路与
初心；以善良为本，在磨砺中完成自我觉醒；以坦荡
立身，在世事得失中坚守本心；以自省修身，对外看
清世道，对内修炼本心。

说到底，王银龙的文字哲思，就是十六个字：扎根
乡土、阅尽沧桑、回归日常、反求诸己。不空谈大道
理，只诉说平凡阅历的人生。

铺就精神历程

《流年哲影》全书分为岁月之光、哲思之光、山河
之旅三部分，脉络清晰、层层递进。从个人烟火温情，
到通透人生思辨，再到乡土文脉传承，一步步升华、一
点点沉淀，搭建起一套最接地气、最暖人心的简明朴
实的哲学思考。

1.岁月之舟：守住生命本真
这一辑的文字，满是人间烟火、岁月温情。作者

落笔于故乡的街巷古庙、乡土的一草一木、家中的土
炕烟火，深情追忆一生辛劳的驼背父亲、质朴善良的
小脚母亲，更以四十年相守的岁月写下《迟到的情
书》，道尽了婚姻里的包容、陪伴与深情。

他用朴素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人生最珍贵的东
西，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奇遇，而是岁岁年年的平凡相
守、烟火人间的温暖安稳。平凡不平庸，本真最动人，
守住烟火日常，便是守住了人生最根本的精神底气。

2.哲思之光：守住内心清醒
哲学家罗素说过，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词语的

华丽，而看它能否照见人性深处真实的欢喜与苦难。
数十年的人生阅历与职场沉淀，使王银龙跳出了小我
的局限，坦然直面人情冷暖、世事得失、成败起落。《岁
月的浅吟低唱》《病房独白》《时间的织锦》等篇目，没
有空洞的鸡汤说教，每一段感悟、每一句思考，都是历
经风雨后的心灵感悟。

王银龙用文字诠释了生活的哲理：人这一生，阅尽

世事依然纯粹，饱经风霜依然澄澈，看过浮躁喧嚣依然
清醒自持。看透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历经人生
的起落，依然坚守初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修行。

3.山河之旅：拓宽人生格局
艾青曾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

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份赤诚的乡土情怀，在王银龙的
文字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立足富平这片热土，回望金粟山的风骨、堑城
的千年遗韵，追溯故土文脉，致敬古今乡贤。他把个
人的人生感悟、半生修行，深深融入地域文脉之中，以
乡贤风骨滋养本心，以故土底蕴拓宽格局。让个人的
随笔不再是细碎的人生感慨，而是有根、有魂、有格
局、有温度的文化独白，完成了从个人感悟到乡土文
化自觉的升华。

平凡方见本心

鲁迅说过：“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流年哲影》是一本扎根生活、贴近世俗、饱含哲思、自
带诗意的随笔佳作。以乡土为根，筑牢精神根基；以
阅历为骨，撑起人生格局；以哲思为魂，温润治愈人
心，将亲情、婚姻、生活、社会、文脉尽数融汇其中。

这本书最珍贵的价值，是给浮躁时代的我们提供
了一束心灵之光。真正的人生智慧，从来不在高谈阔
论的大道理里，而在扎根故土的笃定、历经沧桑的通
透、坚守平凡的真诚、时常反思的清醒里。

当下世人多浮躁焦虑，追名逐利、患得患失，而王
银龙的文字，温润厚重、沉静有力，能让人在喧嚣中静
下心来，在迷茫中看清方向，在平凡中读懂人生。这
不是一本高深的哲学论著，却是一部治愈人心、引人
自省、启迪人生的生活启示录。

德国作家赫尔曼曾说：“当一个人能够如此单纯，
如此觉醒，如此专注于当下，毫无疑虑地走过这个世
界，生命真是一件赏心乐事。”

品读王银龙的文字，回望他的半生修行，便知他
正是这般纯粹、清醒、通透的人。他以流年悟哲思，以
本心渡岁月，于烟火人间，活成了云淡风轻从容不迫
的模样。

我与文化学者章学锋相交三十多年了，他为人耿
直坦荡，对书籍装帧艺术有着独到的审美与鉴赏能
力。他每有新著要出版，总会约我创作配套插图，让
文字与画面相互映衬，让书籍更具可读性与感染力。
每次见面，他总会热情招待，叮嘱我从容构思、安心创
作，这份信任始终让我感念于心。

马年春节前，学锋邀约我为他的长篇新作《绿佑》
绘制插图。出于多年的情谊与对他人品、作品的认
可，我当即应下，丝毫不敢懈怠。我用了一周时间通
读全稿，出声诵读逐段揣摩，深深为他的才情与创作
视角所触动。这部作品讲述了青春期中学生秦一行，
在暑假跟随从事科考工作的表姐秦一言，游历陕西境

内五株树龄超五千年的古柏，在途中所见所闻、逐步
解开内心困惑、最终励志奋发的成长故事。全书文字
舒缓从容，结构自然流畅，最可贵的是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自然融入青少年的成长叙事，字里行间满是真
挚的思考与优美的表达。书中诸多金句令人印象深
刻：“在夜幕宽大的怀抱中，唐京城如一位疲惫的旅
人，沉浸在甜美而深沉的梦乡。”“面对老师在课堂上
播撒的知识的甘露，聪明的同学是拿盆在接，大多数
同学是拿碗在接，还有一些同学啥也没拿就去淋了场
雨，而愚笨的同学则撑着伞把知识全挡住了。”“天下
万事是一理，人只有站在更高的维度，才能发现更多
的美好。”正所谓笔底生花源自深耕不辍，胸有万卷方
能文气自华。我曾问学锋家中藏书想必不少，他只是
淡然答道，家里藏书早已放不下，时常整理出来捐赠
给秦岭的乡村学校。

近十余年来，学锋佳作不断，多部作品广受读者
欢迎，在当下出版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下，这样的成
绩尤为难得。不少文友曾感慨，70后作家群体处在
纸媒与数字阅读的转型夹缝中，他们虽年富力强、阅
历丰厚，却错过了纸媒黄金期的红利。而学锋却在这
样的环境中，稳稳找准了自己的写作锚点。他不仅是
媒体副刊的高级编辑，还担任西安市、碑林区两级政
协委员，对文教领域的政策导向与发展方向有着远比
常人清晰的认知。这份深厚的积淀，让他始终扎根三
秦大地，将笔触深入地域文化的纵深，先后出版了聚
焦秦商商贸文化的《秦商史话》《西商口述史》、聚焦丝
路文化的《丝路家书》、聚焦廉政文化的《清风千年》等
十余部作品。而《绿佑》作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
是其青少年成长系列的开篇之作，他希望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当代青少
年的精神成长“补钙”，完整书写青少年从中学到大学

阶段的成长历程。新近出版的《绿佑》，无疑倾注了他
对新一代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正如书中秦万冰
写给儿子的信中所言：“说实话作为你的朋友，老爸内
心其实一直很矛盾，一方面希望你能尽早地明白事
理，在记忆力最好的年纪里把基础打扎实；另一方面，
更盼望你保持住天真无邪的状态，毕竟过早褪去童真
未必是好事。”这段文字，道出了无数家长的共同心
声。学锋正是以真诚的文字，疏导青少年在校成长过
程中的心理困惑，引导他们积极向上，让整部作品兼
具温度与深度。

承接插图创作任务后，我立刻着手绘制草稿。黄
陵的黄帝手植柏、保生柏、老君柏，白水县的仓颉手植
柏，洛南县的页山大古柏，这五处古柏遗存我虽未曾
实地到访，但此前在小雁塔景区见过数株虬枝参天、
苍劲葱茏的古柏，早已将古柏的神韵印在脑海中。我
参考大量专业影像资料，反复调整画面细节，最终完
成全书插图创作。作品能顺利通过审核，离不开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邵汉平社长、陈一琛编
辑的悉心指导，在此向两位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愿意为学锋的作品创作插图，背后更藏着一份
跨越三十年的深厚情谊。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前后
脚进入一家省级报社，他从大型国企而来，我从华县
农村而来，都凭着此前发表的文学作品获得了入职机
会。刚上班不久，报社因一次工作调整出现人员变
动，危难时刻，时任编辑部主任助理的学锋主动向新
任总编说明情况：“人员调整可以统筹安排，但一定要
把进城留下，他在漫画创作领域很有天赋。”正是他的
极力举荐，我不仅留在了报社，还得以主持创办当时
全省唯一的《秦风》漫画专版。这份知遇之恩，我始终
铭记在心。

时代的列车滚滚向前，对于深耕文化领域的从业
者而言，机会从来只留给有准备、能坚守的人。唯有
沉下心来熬过起步阶段的磨砺，穿过发展过程中的纷
扰，才能最终抵达创作与事业的开阔之境。我始终相
信，始终扎根大地、锚定文化深耕创作的章学锋，必然
会在今后创作的道路上收获更为广阔的天地。

《绿佑》书外话
■ 王进城

近日，收到憨仲老师发来的电子书籍《绝唱》，得
知该书已由中华世纪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先想到
的是为他祝贺。其次，便是由衷的敬意——我知道，
他是在用生命书写生命的《绝唱》！

书稿打开的那一刻，我忽然生出一份悲壮，便屏
住呼吸——这不是一部巨作，这是一颗滚烫的心，一
直在纸页上跳动。

《绝唱》，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而
作。而写下它的人，自己也在进行着一场艰苦卓绝
的生命长征。可以想像，书的作者，憨仲先生拖着残
疾的身躯，一根木拐撑起他的身体，一位贤内助支撑
起他的灵魂——双重拐杖，双重支撑，就这样陪伴着
他，走遍闽赣的青山、湘贵的激流、滇川的雪线、宁陕
的黄土、豫皖的平原、湘江的水畔、娄山关的垭口、夹
金山的风雪、于都河的渡口……所有红色的土地上
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脚印。九十年前的血与火，被他
一步一步重新走过，一寸一寸重新丈量，又用自己的
生命重新焐热。

他像一个俯身在河滩上的拾贝者，慢慢捡拾着红色
的记忆。九十年的岁月冲刷，那些故事早已散落在广袤
的土地上——或藏在纪念馆的展柜里，或藏在纪念碑
的基座下，或藏在老乡的口口相传中，甚至藏在一座座
荒草掩映的坟茔里。他弯下腰去，一颗一颗地拾起，再
用文字的丝线，将它们串成一条通向历史深处的项链，
红彤彤的，让人想起血染的风采。

开篇从《星火初燃》到《遵义转折》，从《寻访两会》
到《浴血湘江》，从《吴起战役》到《祁连山下》，从《五块
银元》到《彝乡过年》……上百页文字，篇篇都是从大
地打捞上来的回声。他不是在复述历史，他是在唤醒
历史。教科书里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场景，在他细
节的补充下，充满生命力与说服力。而他，就是通过
肢体的疼痛换来了那些被时间磨平的记忆，让红色的

历史重新拥有了细节的体温、细节的呼吸和细节的生
命跳动。

在这部书里，最动人的便是细节。那盏定格的座
钟——临窗的木桌上，指针永远停在1934年10月10
日。他久久伫立，仿佛能听见“嘀嗒、嘀嗒”的声响，忽
近忽远。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钟是不会言语的，
却道尽千言万语。那口行军锅——锅身上一个窟窿，
是子弹留下的。子弹穿透了锅，也穿透了锅主人的胸
膛。人倒下了，锅留了下来。一口锅，就这样成了一个
人的生命遗言。那封泛黄的家信，虽然字迹已经模糊，
写信的人多半早已不在，可信里的叮嘱与牵挂，仿佛还
在展柜的玻璃后微微颤抖。还有那件破棉袄，露出的
羊毛絮像未愈合的伤口；那双草鞋，草绳密密麻麻，鞋
底磨得薄如纸——它的主人穿着它走完了两万五千里
的长征路，而我们连他的名字都无从知晓。

他写松毛岭的祭奠：“墓中长眠着的都是些清纯

的孩子。他们没有妻室、没有子女，只有望穿秋水的
爹娘。风忽然急促起来，松枝剧烈地摇晃，像无数只
手臂在挥舞。”——读到此处，谁能不为之动容？他写
那棵挡过炮弹的老树：“树洞里还能摸到焦痕，一蹭，
黑色的粉末沾在指尖。那不是燃过的灰烬，是沉积的
沧桑岁月，是红军长征迈出第一步的历史温度。”——
将“温度”二字用在焦痕上，这是只有真正抵达过现场
的人才写得出的句子。

《绝唱》的启迪，在于它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才
是真正的出发？

当憨仲先生站在长征出发的原点，望着江水南
去，他忽然懂得了——出发，不仅是地理上的位移，更
是一种精神上的启程。而他自己，正是用一生印证着
这句话。身体的残疾没有成为他的终点，反而成了他
精神启程的起点。真正的起点，从来不在脚下，而在
心里。所以，他一次次跨越万水千山，收获着成功的

喜悦。他写宁化：“人这一辈子，是该来一趟宁化的。
不是为了凭吊，而是为了确认——那些把热血洒在这
片土地的人，并没有白白牺牲。他们倒下的地方，后
人正迎风站立。他们憧憬过的‘风展红旗如画’，如今
已铺展在祖国的大地上。”这段话，是全书的魂，也是

《绝唱》之所以为“绝唱”的理由：先烈们用生命写下的
前奏，需要有人用脚步去完成续章。他写了，他做到
了。

为什么是《绝唱》？也许有人不解：何苦舟车劳
顿，跑遍千山万水，只为一些展厅、纪念碑、坟茔和道
听途说的蛛丝马迹？答案就藏在书页里。当年红军
将士们以血肉之躯踏破万水千山，那是他们用生命谱
写的“绝唱”；九十年后，一位残疾的作家以拐杖为支
点、以山河为笔墨，重新佐证着这段历史——这本身，
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绝唱”？一个民族的记忆，就是靠
着这样一代一代人的接力书写，才不至于消散于风
中。

昔日于都河的渡口，可谓红军长征的起点。如今
矗立起五座大桥，分别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

“胜利”命名——五座桥，构成一部完整的叙事链，从
苦难走向辉煌。而《绝唱》，正是横跨在历史与今天之
间的又一座桥。桥的这头是我们，桥的那头，是那些
永远年轻的名字。墙角砖缝里长出的那株野草，开着
细小的白花。生命就是这样，一茬接一茬，生生不
息。信仰也是如此的生生不息。

掩卷之际，听到自己胸腔的一声轻叹，唉，我可以
用几天时间读完他的书稿，却要用一生去读懂他强大
的内心。再次翻开书页，耳畔仿佛又响起那万壑齐鸣
的松涛。那是一位老人摘下帽子，向沉默的山林深深
弯下腰去的声响——

而山林，正替所有长眠者，向他致意。这一刻，我
的眼里噙满崇敬的泪水……

金步摇《清油霓虹》这部
小说，以彬州市花果山灯山古
会为主，那里有崖壁、石窟、灌
蜡手艺和西游传说的故事，民
俗风味相当浓郁。同时，这也
是一户重组家庭里两个少年
的心理成长记录，是两个少年
的彼此影响和照亮的记录。

《清油霓虹》题材与视角
新颖独特，故事情节紧凑有
趣，人物性格鲜明，语言诗意
而灵动。给乡土文学与儿童
文学版图，增添了厚重的民俗
叙事色彩，给当代的中国文坛
带来一线生机，一股清流，令
人欣喜惊叹。

故事以主人公霓虹和清
油的个人成长与心理成熟为
切入口，巧妙地串联起山村孩
子与村民们的群像。

金步摇深耕儿童文学创
作多年，她笔下的清油和霓虹
两个形象，最见功夫，最有特
征。两个少年，好像不是被特
意塑造出来的形象，而是从土
里长大的孩子，从灯山古会的
烟火气里一步步长大的孩子。

男孩清油最初的生命状
态正如他的名字，安静，内向，敏感，甚或带着一点
被生活磨出来的怯弱。他幼年丧母，父亲孙百苗
又被旧俗排除在“点山人”之外，他在村子里自卑，
有时受歧视被欺负，他总站在人群的边缘，怯怯地
孤独地躲着，他只能上山去向孙大圣倾诉。他心
里有一盏灯，却不敢自己将它点亮。这样的孩子，
很容易写成“可怜虫”。可金步摇写他，写他细微
的颤动：看见霓虹替自己出头时，他既感激，又窘
迫，面对继母银花的照顾，他想靠近，又怕靠得太
近；当灯山古会面临中断，奶奶离世，村子陷入失
落时，他终于敢站出来说话了，他不再只是那个缩
在角落里的怯生生的弱者了。清油这一形象的真
实，不在于他突然变得勇敢了，而在于他的勇敢是
从“怯”里一点点长出来的，是继母银花的慈爱，小
姐姐霓虹的感染。他就像一盏灯芯子很小的清油
灯，起初火苗很弱，可后来它亮堂堂地闪烁着。他
被霓虹护过，被银花暖过，也被土地和奶奶托过。
终于，他敢在崖壁上亮起来了。

霓虹则像一束突然闯进小山庄的光。她大
胆，反叛，甚至还有些许狡黠。她不服旧俗，不怕
人言，敢为继父争取点灯的资格，敢在灯笼会上替
清油挡住别人的欺负。她是“旋风霓虹”，这个名
字对她来说，简直太准了。她身上有棱角，有火
气，不肯低头。霓虹的勇敢，不是没有来由的。她
带着重组家庭的旧伤进入这个小山村，感受过冷
和热，先是防备，后又守护。她替清油出头，不只
是源于她的善良，因为她尝过那种被排斥的滋味；
她为孙百苗争取点灯的资格，不只是因为他是继
父，也是为这个家庭争取一个被看见的位置。她
自封“女会长”，带着清油、巴哥偷偷点亮了“安”字
灯阵。这事看似天真，甚至带着孩童式的“错误”，
可恰恰写出了少年精神的内核——他们不是旁观
传统的孩子，而是愿意用自己的方式接住传统的
少年。霓虹从“闯入者”变成“守护者”，不是因为
她突然懂了什么大道理，而是因为她终于把这里
当成了自己的家。这是她性格发展的必然。

清油和霓虹，一个沉静，稳实；一个灿烂，阳
光。他们的相遇，不是简单的“互补”，而是彼此的
修复。清油让霓虹的亮有了落点，霓虹让清油的
沉有了火光。两个孩子站在灯山古会的崖壁前，
也站在重组家庭的门槛上，更站在乡土传统与少
年成长的交界处。这样的少年形象，是那么鲜活，
真实。我敢断言，金步摇笔下这两个少年的形象，
将存档于中国文坛的史册中。

奶奶、孙百苗、银花、巴哥这些人物，也都写得
很成功。奶奶是乡土记忆的容器，孙百苗是沉默
的担当，银花是重组家庭里柔软的粘合剂，巴哥则
带着旧俗留下的遗憾。他们不是主角，却构成了
两个孩子成长的土壤。没有这片土壤，清油和霓
虹的勇敢就会轻飘；有了这片土壤，他们的性格才
有了依托，“点灯”才真正有了意蕴。

金步摇的语言非常灵动。她没有把乡土写成
风景片，也不用甜腻的童话腔写人叙事。句子短
促，利落，又带着一点调皮。她擅长让细节说话，
还善于把民俗写得具体可感，是孩子能参与、能触
摸、能冒险的生活现场。

小说最后让孩子们点亮“安”字灯阵，这个情
节也很有意蕴。这个“安”字，落得极好。它不只
是平安，也是心安、家安、乡土安，更是少年在成长
中为自己找到的位置。清油不再只是失去母亲的
孩子，霓虹不再只是闯入者，他们共同成为灯山古
会新的点灯人。

哲学视角下的王银龙散文
■ 祁吉寿


